
忆原潮阳县委书记李诗铭同志

林瑶钦

李诗铭同志在潮阳工作期间，给潮阳广大干群留下很好

的印象。他作风正派，深入实际，关心干群，艰苦朴素，任

劳任怨，不愧是一位好领导干部。

我在他的领导下共事时间虽不长，但有几件事情却令我

永远不会忘记，值得好好回忆。

李诗铭同志在潮阳工作期间，经常到基层蹲点或到各公

社检查指导工作。他下基层时，常带着几帖中药，一下去就

是五六天，有时连上级召开电话会议，他还要电信部门接到

下面收听。一九七七年七月的一天，我在河溪公社蹲点，因

有急事须向他汇报，刚好他下乡到和平公社，我起床后由县

委交通员吴良同志用摩托车从河溪载我赶到和平公社，但李

书记起床后已到外面去了。公社同志告诉我：李书记可能去

农科所。我即赶到和平农科所，果然他与卓圣泰、詹昭成等

同志正在田间劳动，我只好在田头向他汇报后，一起回公社

吃早餐。

他下基层后回到县城时，晚上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密室或



房间阅批处理文件和人民来信或到县城看望一些体弱多病的

老同志。有一次，他下乡回到县城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外面

天气非常寒冷，他穿上大棉衣，给我打电话，说孙贺田同志

有病在家，要我并告知县委副书记刘俭同志跟他一起去看

望。到孙贺田同志家里，诗铭同志详细询问其健康情况，还

问其家属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一天，地委罗晋琛书记到潮阳找诗铭

同志谈话，要调他到汕头专署农业办公室工作。事后诗铭同

志对我说：“我可能要走了，你叫部里同志把叶常青同志的

档案送来给我，争取在我离开潮阳之前，把他的问题落实

我说：“常青同志的档案材料，可能不止十斤，你有

那么多时间可以看吗？”他说：“争取看看，能办的事要争取

办妥。”

有一次，他下基层几天没有回来，组织部的同志通过电

话向他汇报，说上级通知宋保金同志调回老乡工作，明天就

要起程。李书记接到电话后便从仙城公社赶回县城。回到县

城已是晚上十时左右，他打电话约我一同到法院为宋保金同

志送行。到了法院，他对有关情况一一作了询问，如：车辆

是否落实，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等等。宋保金同志及其家

属对李诗铭同志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深为感动，一再表示感

谢。

一九七七年四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和李诗铭同志一同到

河浦外围盐田检查生产情况，在大堤走了几个钟头，没有到

公社去。回到县城，已是晚上六点多钟，当车开至万福桥

时，诗铭同志要司机把车开往牛头山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

疗的县水利局工程师钟煌高同志。钟同志属重病号。诗铭同



方文瑞同志办公室，为他们落实政

志到病房后坐在钟同志的病床头，详细询问病情，一再劝他

安心治病，并问其家属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当其家属反映

这几天买不到“水解蛋白”时，他即派秘书马上开车到县医

药公司请经理想办法，并再三吩咐，一定要想办法买到，哪

怕是高价，也要购买。

在探望钟煌高同志回来的路上，诗铭同志对我说，老钟

同志对潮阳的水利事业贡献很大，练江整治、海门湾大闸、

南山截流等的主要工程，都是他主持设计及参予施工的。他

现在病危，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县委的态度是：只要

他能多活一天，我们就要抢救一天；能多活半天，我们就要

抢救半天。总之，要不惜任何代价。

元给

一九七七年春节前夕，诗铭同志找我商量，他提出大年

正月初四上午，要在常委会议室开欢送会，欢送刘俭等四位

同志调往汕头专署工作，并说欢送会用的香烟、糖果，他都

已准备好了。即是在春节慰问物资中，由县委办公室留下一

条大前门香烟和一些糖果。并说那天中午由食堂做饺子和几

个菜。我问他伙食费用怎么处理，他说酒由他自己负责，其

余款项结算后按参加会的常委分摊。他自己则先出

元 ），存食堂，嘱买本县酒厂生产的三瓶群英酒（每瓶

人负责

款则买啤酒。伙食费结算后，按参加欢送会的常委分摊，每

元，由办公室总务发工资时代收。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天下午（当时李诗铭同志已调往汕头

专署农业办公室工作），我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明远同志

到汕头专署为曾在潮阳工作的几位老领导落实文化大革命有

关政策。我们先到陈宏、

策的事情进行座谈。因诗铭同志没有在办公室，我们五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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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钟才到他家里，但等到六点多钟他才回家。我们问他为什么

这么晚才下班，他说为了解决揭西县修水利补贴粮食问题，

因揭西的同志从乡下专程来汕，应尽量把事情办妥让他们回

去，故此，就自己到粮食局协助他们办理。

接着，我们向他道明来意，说是受袁应潮同志委托，代

表县委为他落实政策，并把“平反书”送给他。诗铭同志在

座谈中对他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游街、坐牢和下放劳动等

等，没有一句怨言，总是说“要向前看”。我们再三征求他

还有什么意见，他一再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多谢县委关心。

当我们向他提及县常委经研究决定给他补助药费

时（因当时按制度规定不能带现金，该款项应由银行汇至汕

头专署农办），他婉言谢绝，说药费补助款我千万不能接受，

我不会困难。他要我们转告县委书记袁应潮同志，看看能不

能多挤点资金，和这几百元凑在一起，帮助解决海门镇那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打的渔民的生活困难。当时由于诗铭同

志再三表示不接受补助款，为尊重他的意见，我们也就没有

把款汇去。

从上面的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诗铭同志高尚的

思想品德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

风范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



迷失半个世纪的烈士

周艾黎

庄儒邦： 年生，

前线牺牲， 年 月落实烈士称号。

庄儒邦的亲属终于在 年 日，领到由潮阳市月

民政局签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迷失了半个世纪的庄儒

年赴泰国，

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

年到延安，

年秋在抗日

邦，终于以光荣的 革命烈士”身份，被寻找到了。

年出生。少庄儒邦，原籍广东省潮阳鹤联村人，

年时期就读于外祖父乡里的植英小学， 年夏高小毕业，

即随祖母去泰国。在曼谷，庄儒邦一面继续求学深造，一面

在父亲庄介岩开创的庄丽华金店学做生意。当时，正是祖国

抗战期间，庄儒邦与一批进步同学，虽然身处异国，却十分

关心祖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积极投身华侨抗日救亡运动，

参加读书社，开展宣传工作。在革命思想教育下，庄儒邦进

步很快， 延安。年初便结伴回国，奔赴革命圣地

军政大学学习后，便给远在南方农

庄儒邦是背着家庭离开泰国的，但他却没有忘记家乡的

母亲。当他被安排在抗



月，周美娥同庄惠华母女二人，相年

村的母亲写信，报告自己已回国读书。那时虽是国共合作时

期，但蒋管区的人对延安、对共产党还是有所避忌的，所以

庄儒邦去延安“读书”的消息，生母周美娥就不敢张扬，只

是耽心儿子经济拮据，请求老父亲代她设法寄去十个光洋。

后来，十个光洋被如数退回，同时附来一封盖有“抗日军政

大学”公章以及校长林彪的签名印章的信函，内容答复周美

娥说：庄儒邦在抗大学习期满，已分配到部队工作；部队人

员变动多，流动性大，一时查不到庄儒邦在何部队，在何地

方，款项无法转去，特退回。信中还说庄儒邦是到了革命大

美娥生养了好儿男，并说

家庭，亲属可免担心其生活，毋须汇寄款物。最后还表彰周

本鬼子投降之日，就是抗战人

员一家团聚之时”。这封信，后来因为时局板荡，被周美娥

烧掉了。

自此以后，就没有庄儒邦的消息。抗战胜利以后没有消

息；就是解放以后，新中国建立了，照样没有消息。

本来，在

岁的人了，

信不会太久就可以同庄儒邦团聚，脸庞上时不时流露出喜悦

的神情。周美娥甚至想：儿子离家十二载，近

回家来是单身一人呢，还是携来家小？母亲的幻想是很甜美

的，但已经读初中的女儿，在学校里听过宣传，也从报上

读到有关共产党即将在农村实行的政策，心里不禁蒙上一层

浅浅的阴影。有一次她从学校回家，就把这些消息静静地告

诉母亲。母亲也就忧虑起来，还自言自语：要是抗大林彪签

名的那封信不烧掉，证明我们是抗日军人家属就好了。但最

重要的是希望庄儒邦回家来。

后来，周美娥碰到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老父亲在政局



多岁的时候，双眼便因哭泣过度而失明，

年

动荡之中出逃香港，娘家一个弟弟据说在临近解放时埋掉一

支短枪被民兵拘禁，娘家被定为恶霸地主正在接受清算；自

己的家庭虽然只有母女，其余家人都在海外，但家中有田有

屋，划为华侨地主成份，是不为过的，就是不知道贫苦乡亲

会不会来清算。这时候，周美娥内心最是矛盾：她既希望儿

子回来，家庭或许会得到多少优待；但又担心儿子真的就在

这时回来而受到家庭问题的拖累。这种矛盾心理一直维持到

土改后相当一段时间才消失。

正是这样，周美娥便不敢积极寻找儿子。然而，母子之

情又令周美娥时时怀念。因此，庄惠华不止一次代母亲上书

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部请求查询庄儒邦的下落，有关

部门始终无法提供确讯。过了很长时间，连庄儒邦究竟活

着，还是已经故去，都无法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周美娥母

女只好无望地接受庄儒邦已不在人间这一未经证实、却绝对

是真实的结果。庄儒邦归家无望，周美娥伤心了。老人终日

以泪洗面，当

到了 岁上，双耳又失聪。周美娥在无休止的思儿中苦熬

岁月。

年，庄惠华从《泰国归侨英魂录》（北京泰国归侨

联谊会编辑、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中读到《他的热血洒在

华北土地上 怀念庄儒邦》一文，心间不禁怦然一震，半

个世纪下落不明的亲哥哥，终于有了信息。

文章作者关伯标是这样记述的：

月 日，庄儒邦偕同胡逢杰、陈展元、关伯

标等人一起离开曼谷，经越南回国，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

排去延安。他们在重庆和西安时，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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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的人，再也经受

的热情接待和欢迎，赞许他们是华侨青年的表率，勖勉他们

在延安好好学习，争取为抗战做出更大的贡献。

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他们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庄儒邦

被分配在第四大队学习，表现十分突出，既认真学习马列主

义，又刻苦进行军事训练；不论是开荒生产，还是百里行

军，他无不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正是这样，庄儒邦于

学第五期毕业。他响应

年抗大毕业前夕，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庄儒邦在抗日军政大

党的号召，坚决要求上前线抗日，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四

军分区战斗部队。

年秋季，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地区进行疯狂大扫

荡，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激起了晋察冀军民的强烈反

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就在这时，庄儒邦在河北省阜平

县温塘村的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他把鲜血洒在华北战斗

的土地上，时年 岁。

庄惠华获得此重要的线索，百感交集，既震惊，又酸

楚，还疑惧。她是多么希望书中这个“庄儒邦”就是自己的

同胞手足，但又惧怕他真的就是兄长，因为她忍受不了兄长

牺牲的悲惨场面⋯⋯她将心比心，所以这一消息，并没有贸

然说给母亲知道，老母亲毕竟已是

不起感情上任何过于刺激的欢乐和悲哀。她只想进一步查

证，排除同名共姓，证实书中所记的“庄儒邦”就是兄长，

并经有关部门确认之后，就附在老母耳边大声告诉她：“大

哥有下落了。”也就足以安慰老人的心了。

在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英魂录》主编帮助下，庄惠华

找到文章作者关伯标，进一步查询当年庄儒邦的具体情况，



年和庄儒邦在抗

月

以便确认。据庄惠华说，当她踏进关伯标同志在广州农林下

路高教局大院内的宿舍客厅时，已届古稀之年的关老前辈第

一句话就是“你长得像庄儒邦”。接着，他详细谈了当年他

们四人回国参加抗战的经过，说他是

大学习结束后分手的。

年他就写过悼念庄儒

年底，日寇大扫荡以后在河北

曲阳县一处乡村偶遇胡逢杰，得知庄儒邦壮烈殉国的消息。

关老说：在曼谷时，他和庄儒邦并不认识，二人是在火车上

才认识的，后来才知道庄儒邦是曼谷越三振地区有名的庄丽

华金店老板的儿子。还说熟悉庄儒邦情况的是胡逢杰，庄儒

邦回国之事是由胡逢杰经办的，关老答应立即向定居武汉的

胡逢杰同志通报情况。他说：“胡逢杰是当年我们回国小组

的组长，是我们几个人的兄长，

邦的文章，刊登在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子弟兵》报上，这次

《英魂录》集稿，原定由他撰写的，因为他身体不适，才由

我执笔。”

至此，庄惠华完全肯定书中这个“庄儒邦”就是自己的

同胞手足，她马上向胡逢杰老前辈发信。感谢他不忘战友旧

情，并道明由于悼念文章而使她寻找到数十载杳无音讯的亲

哥哥庄儒邦。接着，自 年开始，庄惠华向各有关部门

送出报告，请求核查落实庄儒邦革命烈士称号，庄惠华在报

告中陈情：若能在 高龄的老母健在之日，落实庄儒邦是

革命烈士，使她知道自己生养了一个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

好儿子，她是革命烈士的光荣母亲，将是人生的最大慰藉。

年在经过三年各方协作之后， 日，由广东

省民政厅批准，潮阳市民政局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

烈士证明书”，于是，迷失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庄儒邦，堂堂



日寿终正寝，享寿 岁 。月

正正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当庄惠华流着眼泪手捧烈士证明书，站到老母亲床前，

在老人家耳边大喊一声：“妈妈，大哥的下落找到了！”老人

“哦哦”二声，是表示已经听到了，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庄

惠华无从知道。

就在庄儒邦获得落实烈士称号后不久，周美娥病了，

年



怀念挚友郑然

萧思齐

郑然，原名郑铿然。潮阳市棉城镇赤杜园人。他是五十

年代初，随着开发大西北的洪流，投身石油建设的潮阳人。

他英年赴西北，像一棵芨芨草，茁壮地植根塞外，一扎就是

五十个春秋。他青春的热能融和着他的血汗，静静地注入纵

横交错的石油管，从玉门关外，流向祖国大地，一路欢歌：

我为祖国献石油⋯⋯

月年 日，他猝逝的噩耗传来，如巨雷贯顶，

泪水一时泛滥双眸，脑际突然浮现十个字：苗茁潮之阳，魂

系玉门关！如烟往事，激流般冲出记忆的闸门，泻出胸臆

郑然是我中学的同学。从 年春，我们在潮阳县立

联合中学同窗三载。郑然的父亲郑遗山先生，是我父亲萧遥

天先生小学的老师；后来，遗山先生又与父亲在汕头英华学

校同事。父亲与其堂兄已故马华作家郑卓群（铁抗）又是同

窗文友，结下了一段可泣可歌的笔墨情缘。其姐若贤是我砚

苗茁潮之阳　　魂系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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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汕头购了一批开明书店出版

姐，其弟适然同有文艺之好，热线不断，鱼雁频通至今。因

此，我俩之间的关系，堪称父交子往，亲如一家。

年春，在联中初识郑然，因有上述一段不寻常的

关系，很自然地就十分默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英语课特别

出色，为全班之冠。遗山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英语教师，

郑然有此表现乃受家学熏陶。他是班中篮球队的右锋，擅长

中距离投篮，撞球板而命中球篮。假日，我们在他家的西厢

集体温习功课，为了调节精神，我们用一块床板垫两只条

凳，成为简易乒乓台，大家左右抽球为乐。郑然的削球特别

狠，同伴往往难以招架。校里成立歌咏团，我俩都参加，同

唱男低音，因为同个声部，两人身高相近，练习和演出，都

站在一起。郑然的音色，浑厚中带有共鸣音。遗山先生对子

女的知识需求，敢于投资

。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的新文艺小说

夜》、《腐蚀》⋯⋯郑然当然是先睹为快。他热情地介绍给几

位好友，互相传阅。每部小说大家读完了，假日，在郑然家

集中讨论，各抒己见，并写心得体会。这种讨论，一开始就

形成了制度，风雨无阻，这些新文艺思想的注入，又磨砺笔

头，为我们往后的学习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秋，郑然在汕头华侨中学读高中二年，时值开

国伊始，各方急需建设人才。郑然毅然走出校门，报考西安

石油工业专科学校，获取录，即背起行装，搭上西去的列

车，进入又一个校门。

年秋，我在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珠江水利》

报任编辑，曾写了一封信给他。其时，他已毕业，分配在玉

门油矿注水大队搞技术工作。他给我寄来了一封文情并茂的



岁，正是年壮力强，浑身是劲。他既是技术改革的

长信，他在信中仍像少年时代一样，给老朋友坦诉衷曲：

实现少年时的心愿

“我的奋斗目标是工程师和业余歌曲创作”，但也流露了不能

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矛盾心情；并畅

叙参加工作后的详细情况。其中有对沸腾的石油城的生动描

写，更多的是对参加工作后的甘苦、拼搏的描述，字里行

间，跳动着一个青年人炽热的心声。他说他已经有了女朋

友，叫李素英，山东人。由于业务和社会工作的关系，彼此

志同道合。若干年后，他俩结婚了，证实了他的话：他俩在

事业上，互相切磋，共同拼搏，在生活上，相濡以沫。夫人

事业心很强，中共党员，多次被油田评为劳动模范，曾任玉

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称心

年，

伴侣。此时，我正在海南岛松涛水库工地上进行新闻采写，

整天与勘探队员们爬山涉水，为水利事业的发展乐献绵力。

自感郑然在北方，我在南岛，南北共唱一首歌，同为祖国献

青春，乐也何如！以后的通信，更是捷报频传。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他努力搞好技术工作，又以充沛的

激情，参加反映玉门石油工人生活的《玉门油矿大合唱》的

作曲，并任指挥。此时，他已是该矿业余文工团的副团长，

亲自带队到兰州参加甘肃省第一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亲自

执棒指挥。这个节目，一炮打响，获一等奖。此时的郑然，

年仅

尖兵，又是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

年夏，郑然携妻带女，南来省视年迈的双亲。回

玉门途经广州，我俩有几个小时的聚会。在广州的惠如楼，

我们一边品尝着粤式菜肴，一边天南地北侃大山。此时，他

经过岁月的风霜，工作的锤炼，显得深沉老练。我俩同龄，



周年，他受命与人合作，写成《玉门石油

年，为了庆祝玉门老

我童心未泯，相比之下，他毕竟比我成熟了。匆匆会晤，依

依离去。不久，狂飚卷来，听说，郑然因为人坦荡，平时与

朋友交谈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说了一些真话，而这些话，

经过历史的验证是正确的。加上有海外关系（事实，是其兄

旅居香港，当某公司高级职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夜

之间，他从工程师的座位上跌入深邃的矿井中，降为修井工

人。整天扛着抽油杆，来往于山岭间的各个油井上，修理油

井，清理井下堵塞物，汗水与泥浆浑为一体，一干就是十

年！他默默干活，静静思索，偷偷学习技术知识，蓄芳待春

时。终于，盼到了“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党的阳光照

亮了郑然的心坎。郑然抖掉了身上一切不白的污垢，抖擞精

神，重度芳华。尽管此时他已届中年，但一投入工作，就不

能自已。他曾到过美国、法国考察，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经

验，结合自己的业务实践，尤其是十年在第一线与工人同劳

动，对油井性能的深切体验。他带着这个问题，跑遍了玉门

油矿的工地，作调查研究，把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写了

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关于井下套管损坏原因的探

讨》，获石油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文的论点应用在油

田生产上，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他跃上了高级技

术职称的油矿总工程师的台阶，又担任了玉门老君庙石油研

究所所长。还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如玉门市侨联主席、甘

肃省侨联副主席。据他的亲属反映，此时的郑然，思想相当

活跃，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多年来，他蕴藏在心底的文艺才

能，此时也得到了充发的发挥。

君庙油矿成立

史诗》的电视剧本，通过诗、歌、舞的表演，概括而生动地



日凌晨 时在医院逝世，年仅

反映了玉门油矿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拍成大型电

视纪录片，并任导演。郑然如鱼得水，深感这是圆了少年时

代立志从事文艺创作的梦，因此，特别投入。以玉门人，写

玉门事，激情奔腾，近四十年在油矿的深切体会，无数的玉

门人向大地夺油的战斗场面，浮现面前，大大地增强了导演

的构思。郑然用他曾经执过指挥棒的手，而今执起话筒发号

卷。这是他继

施令，把一组组精彩的镜头组成一部雄浑壮丽有声有色的画

年《玉门油矿大合唱》之后的一部力作。

他的文艺才华深受玉门人赞扬。是年，郑然光荣地成为共产

党员。

年到西安学习，到

郑然，太眷恋大西北了。多次放弃了可以调来南方油田

工作和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铁下一条心，永做西北人，一

直到退休。屈指一算，他从 年

个年头，这是生命中的黄退休，在石油战线上足足干了

金岁月呵，他把这段金灿灿的岁月，慷慨地写进了开发大西

北的壮丽史诗中。

州的珠江畔，在

我们几个少年挚友，曾渴望郑然息肩后南来欢聚，在广

岛的金凤树下，在故乡的曲水流觞亭里，

促膝畅谈。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品尝今朝夕阳金晖。但，幻

月

想毕竟像一串璀璨的肥皂泡，经不起轻风一吹，全部破灭殆

日夜，郑然在成都儿子家的电视机旁突然晕倒，尽！

耳朵出血，即送医院，经医生 个小时的全力抢救无效，于

岁！郑然有子女二：女

南琦，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为陕西国文律师事务所律

师；子一力，在四川省石油公司工作。此时，我正在南太平

洋的汶莱的画桌上，施朱泼墨，为一群教师批改中国书画习



飘到他

在他为之终身奋斗的石油井架

作，筹备即将展出的诗联书画展。同样的夜晚，同样的灯

光，此刻，郑然竟这样不辞而去。我本想回国后，把在国外

讲学和举行诗联书画展的相片，整理成册，与他共享耕耘艺

圃之乐。可是，当我无力地张开泪眼模糊的双眸，云天茫

茫，郑然的英灵早已化成一缕青烟，轻轻地飘向天际，回旋

在他魂牵梦绕的玉门关外

旁⋯⋯我从来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此时却变得有点童

真。假如彼此心灵都有一个感应器，随心所欲，那么，就让

郑然英灵的青烟，随我的意愿，轻轻地飘到南国

少年时代的故乡的练江之滨的上空，鸟瞰着故乡今日琼楼鳞

次栉比的新貌，亲吻这多情的土地的一草一木。郑然，魂兮

归来！



红色村庄深溪七烈士

郑会侠

米、

被省政府确认为红色根据地村庄的潮阳市仙城镇深溪

村，在中共潮阳地方史上，是一个闪光的地名，是东江革命

根据地的前哨。位于大南山北麓的深溪鸡仔寮，山青水秀，

地势平坦，树木参天，古色清幽，巍然矗立着一座高

宽 米多的纪念碑，宛似一把倚天长剑，格外引人注目，烫

金的大理石碑文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潮普惠苏维埃政府

副主席刘大刚、潮阳县赤卫大队队长刘明合等一批中华民族

的优秀儿女，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举红旗，建农会，

威震东江，英勇保卫东江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为国捐

躯，名垂青史。在丰碑的正面，镌刻了刘大刚、刘明合、刘

亚臣、刘眯目、刘镇坤、刘亚盾、刘德丰七个光耀千秋的名

字。还有壮观的“深岭逶迤几多热血薰赤帜，溪泉长流无限

风光慰忠魂”的联对，是对这个红色村庄古今的写照。这里

已成为潮阳市革命文物保护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生于深溪村、党的优秀儿子刘大刚，他 岁入学，成绩

超人，能写一手俊秀的毛笔字，后考入潮阳东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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